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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针王长乐
王长乐，字仲三，济阳县垛石桥镇于良民村人。

生于一八八七年，卒于一九六0年。他一生主要是
用针灸为群众诊治疾病，医德高尚，针技高超，是当
地久负盛名的针灸医生。一些久治不愈的顽症和疑
难杂症，经他治疗，多见奇效。他先后在济阳县中医
研究会、临邑县中医院等处当过针灸医生。所到之
处，无不为其绝妙针技赞叹称奇。当地群众赞誉他
为“神针王长乐”。

立志学医 虚心拜师
王长乐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九岁上学，读了十

年书，十九岁辍学务农。其父王永贵是一名乡村医
生，经常用针灸给群众治疗霍乱、牙疼、头疼等疾
病。在当地虽不甚出名，但也很方便群众。王长乐
从小亲眼看到小小的银针竟能为人们针治疾病，解
除痛苦，受到很大启发。他又看到广大农村普遍缺
医少药，贫穷落后，群众看病求医、吃药扎针都很难，
他便下决心学习针灸，为群众扎针治病。后来父亲
去世，他便在农闲时自学父亲遗留下的《针灸大
成》。由于他勤奋好学，天资聪明，又有文化，原先也
常见父亲给别人扎针治病，所以很快学到一些基本
的针灸知识和针灸方法。为了更快地掌握针灸技术
和学到更多的医药知识，早给群众看病治病，他主动
向本村中医刘文林学习请教。刘在村中开有“济生
堂”药店，也是当地较有名气的针灸医生。王主动给
刘家药店帮忙，刘见王勤奋忠恳，虚心好学，深受感
动，便毫不保留地认真向王传授他多年的针灸经验
和医药知识。王悉心领会，反复实践，水平提高很
快。不久就能单独为群众扎针治病。

王长乐并不满足于已达到的针灸技术水平，在
看病实践中，他深深地体会到：还有很多疾病，自己
无能为力。要把更多的人从疾病的折磨下解救出
来，必须有更高的降服病魔的本领。因此，他除了自

己认真学习研究针灸技术、虚心向本村和附近的乡
村医生请教外，还注意打听寻找更大范围内的名医
高手，以便学习求教。如：稍门乡肖家村的肖玉珂老
先生，王就曾数次专程到他家拜访求教。肖老先生
在针灸技术方面造诣很深。他见王谦恭忠诚，聪颖
好学，便耐心加以指导。王长乐虚心请教，细心体
会。把肖老先生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牢牢记住，认
真研究，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大胆发挥，加以提
高，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针灸方法。他的针法特
点，主要是按照宋人马丹阳“十二穴主治杂病歌”取
为主穴，多用重刺激手法（即泻法），并且常用温针或
火针。体弱脉虚者，暂不予针，令服补养强身药，待
气旺脉实，方施针术。所用银针也与众不同，其直径
和重量远远大于一般银针，粗细相当于日常用的锥
子针。他给人诊治疾病迅速果断，看准病情，找准穴
位，即刻下针，大都立见奇效，往往几分钟内患者就
满意而归。被他针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
也随之越传越远，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神针奇效 救死扶伤
王长乐从医四十余年，东奔西忙，救死扶伤，用

他那高超的针技，治愈了千万个病人，救活了许多生
命垂危的患者。他的一些动人事迹和精采场面至今
仍在人们中流传着。仅录几则，以飧读者。

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济阳
县委把一些机密文件存放在垛石桥区小开河村预先
挖好的地洞内。以后，县委派人提取文件。由于时
间较长，洞口一直密封着，造成洞内严重缺氧。民兵

队长李乃奎把文件拿到洞口时，突然晕倒在地，不省
人事。救出洞以后，李仍然昏迷不醒，便派人去请王
长乐。当时抢救民兵骨干是要冒风险的，王全然不
顾，立即赶来抢救。这时李已昏迷一个多小时。经
他反复针灸，李便慢慢苏醒过来。至今李乃奎还常
向人们谈起这件事。

一九五六年，王长乐参加了在长青县万德镇召
开的省中医代表会。各地名中医都介绍了经验，王
介绍了针治面部神经偏瘫（简称面痛，俗称吊斜风）
的经验。当时万德干部疗养院住一位聊城地区的地
专级干部患面瘫，八年未愈，住院疗养。派人将他接
到会场，经王扎百会、合谷两穴位，当即将面容纠正
过来，全场叫好。事后省卫生厅曾两次派人来济阳
（当时王在济阳中医研究会工作），动员王长乐先生
到省城工作，他因年老体弱，都婉言谢绝了。

一九五五年冬季，临邑县夏口供销社杨主任，年
近六十，患面瘫数年，嘴歪眼斜，口水直流，不能工作
了，便离职休养。经王先生针灸治疗几次，很快痊
愈，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杨曾几次专程来济
阳面谢王先生。

据垛石桥镇小开河村离休干部李乃良回忆：一
九四0年，因家境贫寒，无力交纳苛捐杂税，母亲借
得银元一枚，当面交给伪保长。伪保长欺其妇道，几
天后硬说银元是假的。母亲有口难辩，气倒在地，昏
迷不醒，全家悲痛万分，火速请王先生诊治，只一针，
便苏醒痊愈。

一九五 0 年，城关镇三里井村徐玉仁，年仅四
十，患中风不语症，卧床不起。先后请数人医治，均

无明显疗效。最后请王先生针灸百会、涌泉等穴位，
一小时左右患者开始说话。后每天针一次，三天便
能下床。又加服“地黄引子”十余剂，能柱杖行走，言
语如常。

一九五六年春举，省直机关一位领导干部，十六
岁的男孩，在中学读书，突然失语。在济南市多方水
医都来见效，父母都很焦急。后打听到有个神针王
长乐，但专程来济阳求图。王诊断为癔病失语症。
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并没有立即下针治病，而是大
声批评训斥患者（病人耳朵不聋）。患者的母亲听不
下去，含着眼泪跑到门外站着，父亲如坐针毯；孩子
又哭不出声，又说不出话，急得直淌眼泪，头上直冒
热气。这时只见王迅速对准患者的百会、哑门等穴
就是几针，只听见嗷！”的一声，孩子哭出声来，随即
言语如初。全家高兴得热泪盈眼。王笑着说，刚才
训斥孩子，是为了配合治疗，不如此则不能见奇效，
全家欣然而归。

一九五七年，王先生的次孙王怀义，刚满十八
岁，突然咽喉肿疼。在家医治五天，仍然不见好转，
渐至咽喉肿闭，食水难进。乃送到县城，王诊为喉
痛，病势危重。他速将纱布垫塞牙间，使嘴张大，令
人扶着头，勿使摇动。然后取出银针，缠于竹筷一
端，向咽喉肿块深部连刺数针，放出脓血粘液碗许。
患者顿时呼吸畅通，摆脱险境。又连续服用清热解
毒汤药，三剂而愈。

于良民村的李乃举，曾患精神病，裸身露体，大吵
大闹，乱跑乱窜。经王先生针治几次后，恢复正常。

一九五八年，王应越出席聊城地区中医代表
会。会议期向他当众表演针治面瘫。嘱咐患者（一
位干部）手拿一面镜子自照，待嘴眼转正时，即叫停
针，否则会歪到另一边去。患者遵嘱照办，果然当即
痊愈。观者无不称奇叫绝。 （待 续）

（据《济阳文史资料》）

芳草正想去找春柳，春柳却迈进了芳草家的
门。望着满脸写满疲倦与无奈的春柳，芳草心中不
免一阵疼痛。

“芳草，我可该咋办呀？”伏在芳草的肩头上，春
柳的眼泪滚落下来。

芳草强忍住心痛，她缓缓抬起手，轻轻地将春
柳鬓边的一缕乱发理顺。

“春柳，别难过。这事你得自己拿主意，没有人
能够代替得了你。”

“可是……可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呀。”

春柳抬起沾满泪水的脸，无助地望着芳草。
从春柳的目光中，芳草看到了一丝动摇。

“那个泠麦蒿，你能拿得准他吗？你如果坚决
不去，他会不会就此罢休？”

“不会吧？”春柳有些茫然地摇摇头。
“那你如果同意去，你能保证他不再追你？”
“他说只要我同意去，其他一切别的事都不再

谈，我和他，只是纯工作关系。”
“不会那么简单吧？姓泠的是啥人，他会那么

轻易地放过你？以后在一起的时间长了，谁知道他
会耍啥招。我觉得，你如果从内心里厌恶他，你自
己觉得跟他在感情上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话，你最

好别跟他去。不要为了一个副总经理的职务葬送
了自己。那个职务，也许就是泠麦蒿抛出的一块诱
饵呢。”

芳草握住春柳的手，把心里的话不急不慢地倾
吐给春柳。在这一刻，她觉得春柳仿佛就是自己一
奶同胞的亲妹妹，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柔弱的春柳
落入泠麦蒿沾满了污垢与铜臭的脏手中。

“我想，除去工作之外，我理都不理他，他又能
咋样？”

春柳抬头望着芳草，目光中有一丝游移不定的
烦乱。

“这么说，你是想到他的公司去了？”
春柳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既然你自己没想好，就先别忙着答应他，要
不，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春柳只是低头盯着自己那双绞在一起的手指，
心中一团乱麻般无头无绪。

正在这时，燕子突然推开门，站在了她俩面
前。原来，燕子是刚从镇上回来。这两天，春柳和
泠麦蒿的事在镇上传得厉害，燕子放心不下，抽空
跑回来找芳草。她本想与芳草一块再去找春柳没
想到春柳恰好在这儿。

听完芳草和春柳的意见后，燕子当即表示反对

芳草的观点。
“春柳愿意去上班，我看也没啥不妥。他姓泠

的能咋的？他有三头六臂呀？好歹他在咱这一 片
也算个名人，料他也不敢对春柳施强的来硬的。春
柳一个大活人，只要自己有主心骨，他姓泠的还能
把春柳绑架了不成？不去上班，说不准他还以为是
怕他呢？”

“我是怕往后日子长了，春柳让那姓泠的给糊
弄了。”芳草不无担心地说。

“春柳又不是小孩子了。”燕子马上反驳道。“春
柳那么讨厌泠麦蒿，她会上他的当？”

“燕子说的也有道理。我去了，会事事处处注
意的。”春柳的话，听起来有气无力。

“是啊，让她到外边去锻炼锻炼，对她，没啥坏
处。整天窝在滩里，窝在这房台上，外面的事啥都
不清楚。我到镇上这些日子，就知道了好多以前不
知道的事。”

“到外边去锻炼，也不一定非要去泠麦蒿的公
司啊。”

芳草接过燕子的话头说。
“别的公司不一定需要人啊！再说，别的公司

老板就一定对她没危险？也不一定吧。泠麦蒿确
实不是个好东西，可咱对他总是知根知底的。要换

别的老板，咱又知道啥？”
“也是。”芳草轻叹口气，“可是，我心里还是有

些不大踏实。”
“有啥不踏实的，比起当年抗战时期打入敌人

内部的地下党来，春柳去泠麦蒿的公司上班，能算
个啥？”

“你呀，这能是一回事儿？”芳草觉得心里似是
稍稍轻松了些。

“我早想好了，去之前，我要和泠麦蒿约法三
章，他同意我提出的条件，我就去。有一条不 同
意，我也不会答应他。”

“对，把条件订得严格些，一式三份，泠麦蒿一
份，你自己拿一份，我和芳草替你存一份。 万一他
有啥犯规的地方，咱们一块找他算账！”

燕子说着，当即打开包，取出了纸和笔。
三个人围着芳草家的那张八仙桌，绞尽脑汁地

思考着，一遍遍地反复修改着，撕下的废纸 ，扔得
满地都是。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天完全黑了
下来，那份用来制约泠麦蒿的“约法 三章”终于定
了下来。

“等下回泠麦蒿再来了，你啥都别说，只跟他约
个时间，到时，我和芳草去给你助阵。”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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